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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
（四首）
□陈加斌

换肩
父亲用右肩接过
母亲左肩上的柴
这个男人，嘴巴笨拙
只有肩膀在默默诉说

他一遍一遍义无反顾折返
他一步一步毫不犹豫换肩

他们背靠背的时候
山野的露水挂满柔亮的清风

我在故乡的时候
不识露水和清风
我识露水清风的时候
人已远离故土⋯⋯

每次回到故乡，我的肩周炎
都会隐隐发作，而疼痛
不过是一场又一场浩大的虚无

天空的白马越跑越快
人间的芦苇越长越深

根雕
刀刃向内
剔除中年富余
满眼旋转体内的星光

每一刀
都保存绿叶对根的情意
锋利的刀尖
却追赶不上一片飘逝的绿叶

有用的部分去掉
无用的部分留下
刀尖下的根雕
把艺术逼到理屈词穷

根还是根
早已远离丛林的高枝
它静静地把时间按住

根雕的主人
无法抗拒静止的根雕
把他的时光
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仙都石笋
170.8米，足够顶天立地
用峭壁治愈光阴的亮度

向下，是澄碧的涛声
向上，是蔚蓝的人间

黄帝并没有走远，大道上
仍旧奔跑着钢铁淬火的声音

一个八零后青年，跨上助力单车
紧追不舍，铃声漂洋过海

在北美天空，握紧石笋这支大笔
续写五千年轩辕传奇

卡点
浅夏入梅
让人间待电的时间
拉长

沿疫情的曲线
走过卡点

红灯亮起
黄灯手持阳光
把绿灯写得苍茫而辽远

梅雨时大时小
卡点时隐时现
无关开幕与退场

我与宝哥的十年
□周华青

指缝很宽，时间太瘦，还未来得

及细细回味，我与宝哥的十年，已从

指缝间悄然溜走。

小宝，并非他的本名。其实是因

为我太作，总觉得相爱的两个人应该

要有个专属的昵称，所以唤他做“小

宝”。时间久了，新老朋友也便习惯了

这样喊他。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愈

发显得人老珠黄，为了巴结好他以防

哪天把我送还娘家，不得已给他抬了

抬在家中的位份，小宝便成了“宝哥”。

十年前与宝哥初识，是在老解放

街的尽头。朋友介绍相亲，我骑着摩

托车披了一件大码的格子衬衫单刀

赴会。远远地看他等在街头，高高瘦

瘦，略显腼腆。记得那天的晚餐在街

角一间叫“快三秒”的店，我点了一份

蛋炒饭，三块钱。至于为什么要在这

里写这个三块钱，是因为结婚后我才

偶然听他朋友说起，那天回去后他与

朋友说：今天相亲的女孩，穿着甚土

且节约，出来相亲只点了三块钱的炒

饭。这么实惠的女孩，我要把她追来

当老婆。于是，我暗自庆幸，亏得我

是点了这三块钱的炒饭啊，不然是嫁

不掉了的。

宝哥书念得不多，父母年迈、家

徒四壁，也没有一技之长。结婚后，

他靠开出租车养家。婚后不久，我

们拿着仅有的一万元钱，刷了多张

信用卡买了第一套公寓，39平方米，

从此过上了睁开眼就要还债的日

子。生活虽显清苦，但因宝哥对我

极尽的包容宠溺，和对美好生活终

将到来的盼头，日子倒也过得幸福

甜蜜。

宝哥是个孝顺的人。公公不幸

患了癌症，因为肺功能受损严重根本

无法下床，他就日日守在床前吃喝拉

撒地侍候着。后来，公公病情恶化住

院。宝哥带着我和2岁多的儿子24

小时陪床，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直

至公公离世。其间也有人质疑，照顾

病人请个保姆就行了，一个大男人不

工作像什么样子。

我知道宝哥有自己的想法：钱

没了以后可以再赚，可是父亲剩下

的日子不多了，保姆照顾和亲儿子

照顾，对于父亲的感受和意义是不

一样的。如果因为赚钱而错过了伺

候父亲最后的时光，终有一天悔之

不及，这种遗憾也一定毕生难以弥

补。我理解他的心情，同时因为这

份孝心，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又高大

了几分。

宝哥是个温暖的人。其实，他很

木讷，不善表达，但总能无时无刻让

你感觉到温暖。跟他在一起的十年，

你会知道原来虾是没有壳的，肉是没

有肥的，凌晨2时的鸡蛋羹是会自己

熟了跑到你嘴巴里的；热水袋是会

自己热的，被角是自己会掖好的，所

有动作都是可以靠声控完成的，女生

是可以任性耍赖无理取闹的⋯⋯

宝哥对我总是很客气，说谢谢

我的理解和支持。这十年，让他可

以没有后顾之忧，有无限的勇气勇

往直前。我说，那是你自己优秀，从

永康最帅的的哥转型成为永康最帅

的注塑小哥。或许在外人看来，当

初他一个出租车司机配我一个端

“铁饭碗”的，确实像他高攀了我。

可是，这十年来，他的善良温暖、他

予我的宠溺、他对家庭的付出，又怎

么不是我高攀了他呢！所以，我该

庆幸，何德何能遇得良人。

十年光阴悄然走过的时候，在我

们脸上留下了许多印记。仿佛要将

我们这一段一段相互扶持着走过的

记忆深深刻住，也辛酸却温暖，也苦

涩却坚定，弥足珍贵！

我的这十年W

骑自行车的父亲
□宋扬

父亲一共有三辆自行车，他骑过

的不过两辆。

父亲没骑过的那辆，完全是被他

推着从区镇邮电所领回家的。三十年

前，父亲在邮电所做临时邮递员。车，

三年一更新。父亲珍惜他的旧车，三

年后又坚持了三年，六年节省出一辆

新车。父亲用水小心洗干净那辆新车

轮胎上的泥土，用布擦干了，又在车的

螺丝、链条上抹上黄油。父亲用绳子

把新车吊起来，挂在堂屋的墙壁上，

“束之高阁”。好几次，有邻居想借父

亲的自行车去县城，一看自行车被父

亲当“神”一样“供奉”，借车的话也就

没好意思说出口。

邻村有个走街串巷的兽医，听说

父亲有一辆“邮电专用”自行车，就想

买下来，可价钱加到400元，父亲也

不为心动。要知道，父亲的工资每月

才120元。以现在的物价与工资收入

比折算，宁舍三个多月工资，不卖一辆

自行车的父亲定被人说是“傻瓜”！

父亲傻吗？他可精着哩！那时，

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值200多元钱，照

他每天六七十公里的骑行里程，两

年内，普通的车除了铃铛不响，周身

都必响，但“邮电专用”是自行车行业

的金字招牌与实力担当——比如父

亲的那辆旧车，三年跑了好几万公

里，除了换过几副链条，补过几次内

胎，其他啥毛病没有。父亲算得明这

笔账。

多年后，读到余秋雨的《信客》，

在电视上看到云南邮递员溜索过澜

沧江的凶险，我才真正明白做邮递员

的父亲的辛苦。那时，家乡的乡镇公

路还不是水泥路、柏油路，父亲每天

要把报纸、书信从区镇邮电所送到区

镇下辖的六个乡政府，土路并不短。

父亲的那辆旧车和父亲一样吃

了无尽土灰。农民不怕一身灰，最

要命是雨天。泥巴塞住了链条，卡

住了避水板，跑几十米就得停下来

剔泥巴。有时实在骑不动了，父亲

就只能把自行车扛着走。有一次，

因为雨大阻挡了视线，父亲的车被

一块横亘在路上的石头绊倒了，摔

得浑身是泥。父亲的艰辛，又哪是

一个贪玩好耍不懂事的孩子能体会

的呢？有一天，我在学校惹了祸。

班主任通知我请家长，我硬着头皮告

诉了父亲。父亲骑着那辆他自己觉

得无比威风却让我觉得颜面尽失的

自行车到了学校。我心想:你还不如

走着来的好。因为我的那些家住区

镇街上的同学家里，已有了屁股冒烟

的摩托车。现在想来，我真为我的虚

荣汗颜啊！

二十年前，我参加了工作，在城

里安了家。十年前，我开车接父亲

离开老家来城里定居时，父亲想把

那辆他精心呵护过的新车带进城，

可它那么大，又如何放得进小汽车

的后备箱呢？父亲试图把车贱价卖

给那位兽医，但人家早换成了小汽

车。父亲只得咬咬牙，把它送给了

老家的亲戚——车放在那里，只能

锈烂。父亲于心不忍，就像自己养

不活的孩子，也只得找人抱养，有个

归宿。

前些天回家，我透过汽车的前挡

风玻璃，远远地望见父亲正骑着他从

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进小区

大门。那是一辆精致的赛车，却小得

可怜，再不复当年的邮电专用自行车

那般高大威猛。父亲佝偻着背，也不

再是那个脊背挺直、能撑起整个家的

壮年男人。

新农村风景 施天安 摄


